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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亞研究所是
著名學者薈萃之地，當時雖然唐君毅
已經離世，但所內大師多不勝數。單
以歷史學者而言，就有多位，包括錢
穆佳婿而時任所長的孫國棟、主治制
度史而時任教務長的嚴耕望、專研社
會史的羅夢冊，經史兼擅的牟潤孫，
以及專治經濟史的全漢昇。此外，國
學大師錢穆不時從台北來港，向一眾
學子講學。這個強大的史學陣容，敢
稱睥睨學林，而筆者廁身其中，實感
受惠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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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受惠，可以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所謂直接，是指在所
期間修讀某課程而在課堂上親聆教益；所謂間接，是指雖然沒執弟子之
禮，但當時學風所及，諸位老師的著作，定必抽空翻閱，從中拜領。

新亞文史哲不分家
筆者進所之時，主修文學。不過， 「新亞」所揭櫫的辦學宗旨，是

文史哲不分家。換言之，即便你主修文學，但進所之後起碼頭兩年，除
文學科目，總得選修歷史和哲學科目。根據當年的學制，研究生在所頭
兩年，必須修讀文史哲裏的若干科目。如果兩年之內修不完，就要在第
三年以至第四年修畢。由此可見，當年研究所的學制，與今天的很不一
樣。目下，念一個碩士學位，莫說是兩年，即使是一年半，學生也嫌長
，最好是一年；如果十個月修畢，則屬最佳。以當年的學風而言，進所
時，我們從來不問， 「多久可畢業？」反之，我們例必提問， 「我可以
在所裏待多少年？」只因為，好不容易才考進來，當然希望在這個學風
頗盛的研究所，多待幾年。

當年的 「新亞」，固然需要考入學試，而且由於學額有限，收生很
緊，考關很不易過。誠如前述， 「新亞」文史哲不分家，三者並重，而
這個原則，早於考入學試時已予體現。入學試考五科：中英文外，文史
哲各一。某一科可以不及格，但平均分必須及格，否則無緣面試。筆試
後，所方按考分排名次，而所考名次，會在面試告知。面試時是兩師會
審，輪流詰問。考生也要提述研究計劃及論文綱要。

基礎牢固 一專多能
不過，一如前述，不管你選修什麼，文史哲科目，必須修讀。在這

種學制下，筆者除修讀文學科目，還修了不少史學和哲學科目。這種文
史哲兼重的做法，其他大學裏的研究所根本欠奉。國學範疇宏大，始終
要分工分門，所謂業有專工嘛。不過，如果在文史哲這三大範疇打下牢
固基礎，當必明顯有利於個人日後的學術發展。哪管你今後在學術上走
哪一條路，你寬闊廣博的知識基礎，永遠是一種其他人盼羨不已的優勢
，也給予你暢通無阻的方便，也為你鋪上一專多能的道路。 「新亞」育
人的苦心，絕對值得崇敬；我們深受福澤，當然感激萬分。

以筆者過去二三十年的藝術工作而論，每當在公開場合演講完畢，
總有人趨前求問： 「我對某個劇種（例如京劇崑曲）有點興趣，請您介
紹一本入門書給我，可以嗎？」碰到這個表面看來合理自然的問題，筆
者總是帶着笑容跟對方說： 「問題不是這樣問。你要是對京劇產生興趣
，就應該先了解京劇的整體發展；你想了解京劇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
了解戲曲的整體發展；你要了解戲曲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了解文學的
整體發展；你想了解文學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了解歷史的整體發展。
如果你對歷代的治亂興衰、典章制度、文學藝術，以至我國核心價值，
包括儒釋道三家思想，沒有通盤認識，任憑你花盡畢生精力，鑽研京劇
，也只落得膚淺短視，永遠達不到上乘。」聽到這一大番話，對方大都
面露難色，頹然而去。

再舉一個例子，某年有一位後進拿着她一篇比較皮日休與陸龜蒙的
碩士論文前來，請求斧正潤飾。筆者問她，大學本部或研究所期間有沒
有修過歷史，特別是唐朝以至其前其後的歷史。她只是搖着頭說沒有。
筆者於是喟然嘆曰：你對皮、陸二人的時代背景也摸不透，怎去研究他
們呢？你寫的論據，夠踏實嗎？

卓然有成 飲譽學林
舉以上兩個例子，無非是要說明，修讀歷史的益處。筆者在所期間

，有幸修讀歷史，更蒙經濟史名家全漢昇教授在其 「中國經濟史」一科
裏，講授經濟史上的諸般課題。全老師在經濟史的領域裏卓然有成，飲
譽學林。在敘述全老師之前，必須首先指出，由於內地採用簡體字，學
界把他寫成全漢升。其實他的正確姓名是全漢昇。

記憶中，全老師個子不高，衣着整齊。穿西裝時總是繫着領帶。他
講學認真，但不偏於嚴肅，反而常帶幾分笑容。說話時，總是從容不迫
，不像某些老師，課堂上恍如黃河決堤，浩瀚奔放。由於他是廣東人，
堂上自然是以粵語授課。我們這班 「香港仔」，當然倍感親切，蓋因其
他老師講話時，總帶着程度不一的鄉音。他在課堂上愛與學生分享他的
研究心得。我們坐着細聽老師一點一點地縷述，既覺受益殊深，更感榮
幸萬分，畢竟當年在黌舍教授經濟史，確以他為尊。

可惜，課程初段，筆者沒有敬誠其事。記得老師交付我們第一份正
式的功課時，准許我們自由選題，寫一篇幾千字的論文。筆者為圖方便
，故意選先秦經濟為題，因為寫先秦經濟，只消從《史記》、《左傳》
、《戰國策》等古籍左搬右抄，就可成文。反觀，如果選唐宋或明清經
濟，需要翻閱的史料較多，有點划不來。論文未幾順利寫就，交功課時
，心裏居然還有幾分沾沾自喜，覺得自己挺聰明，懂得取巧。

筆者取巧 慚愧內疚
然而，當筆者從全老師領回這份自忖是 「傑作」時，他淡淡地說：

「可徵的史料有限，寫了也沒什麼意思。」看着他那種略帶 「拿我沒法
」的無奈面容以及露出幾分鄙夷的眼神，筆者既慚愧，又內疚。慚愧，
是因為躲懶而心存取巧，枉作研究生，愧為新亞人；內疚，是因為難得
幸遇名師，卻平白放棄從修改功課中仰蒙教澤的良機。自從那句冷評以
及那臉鄙夷，筆者銳意習史。多年下來，益發覺得，只要有穩固的歷史
根基，不管你從事哪門研究，總是比較容易得心應手。

筆者再舉一個近年的例子，說明認識歷史是何其重要。六、七年前
，筆者連同一班公務員前往內地，參加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國情研習班，
當中有一科是新中國經濟發展，由建國初年講起。可是，由於從香港去
的學員對新中國的了解明顯不足，教授講課倍感吃力，在講論經濟議題
之前，總得花大量時間交代歷史背景。如此一來，教學進度大受障礙。
所以說，缺乏歷史知識而貿然從事學問研究，根本寸步難行，豈能求成
？此刻回想，誠心感謝全老師當年猶勝棒喝的冷冷一眼，讓筆者知恥而
勤修歷史。自此，筆者重頭學史，先了解歷朝更迭，治亂興衰，進而研
習各代典章制度、社會文化。

先研唐宋 後治明清
然則，全老師本身的習史之路，又是怎樣的呢？據後輩追溯他的治

史軌跡，他年輕時與很多熱血青年相同，鑒於國家積弱，社會紊亂，於
是用心研究晚清歷史，冀能找出振興之路。由於他勤修苦幹，用功殊深
，遂得政治學者陶希聖、史學名家陳受頤以及當代大儒傅斯年（亦即後
來台灣著名歷史教授傅樂成的伯父）等學林翹楚提攜扶助，得到更好的

修史機遇。及後他專研唐宋，並上及六朝，下開元代。及至四十年代中
至六十年代初，先後數度赴美以至歐洲遊學考察，開始着心於中國與外
國的經濟貿易，進而研究明清兩代的內地經濟以及中外經濟關係。由於
他心思縝密，務實無偏，因此研究成就非凡，廣蔭後學，學林視他為經
濟史學家祭酒。

全老師除了日常講學，啟導後輩，還發表大量研究文章，而他部分
的著作，收錄於一套三冊的《中國經濟史研究》。這是全老師在不同年
代撰寫經濟史文章的彙編，歷年出現不同的印行本。筆者手執的，是七
十年代 「新亞」親自印行的初版。

那個年代， 「新亞」除了學報，亦出版書籍，而所刊書籍，會送至
台灣、美國等地售賣。以一九七六年初版計，一套三冊的售價是三十六
美元。所內學子享有折扣。書內所輯錄的，是早年散見於各式期刊的論
文，而那些期刊，大抵可分為三個體系，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般簡稱為 「史語所」）集刊； 「新亞」體系內的新亞學報、新亞書
院學術年刊、新亞生活雙周刊；以及其他著名期刊。

採用西方經濟時期劃分
全書共有論文及專刊二十一篇。當中篇幅最長者，是卷首的一篇，

即 「中古自然經濟」，而這篇文章最大特色是把西方的經濟時期劃分法
應用於中國。根據德國Bruno Hildebrand以及幾位西方學者的劃分法，人
類的經濟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即以物換物的自然經濟期、貨幣時期及信
用時期，全老師把漢朝以至唐初劃成自然經濟期，而盛唐時代的中國，
已走進貨幣經濟期。這篇文章寫於四十年代初，而由於自清末民初西潮
東漸之後，我國不少學者傾向引用歐美學術概念去研究本國問題。據全
老師自述，他這種做法，是上承他恩師陶希聖。

這套《中國經濟史研究》主要是按朝代而分成三冊；上冊除前述 「
中古自然經濟」，還收錄了唐宋兩朝關於物價變動、政府歲入與貨幣關
係及運河的三篇文章；中冊則收錄了唐宋明清四朝有關官吏私營商業、
寺院經營工商業、白銀、糧食價格等課題的八篇文章；下冊則主要收錄
近代及晚清有關農業、工業、鐵路等課題的文章。

《經濟史論叢》出版較先
必須注意，上述一套三冊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所收集的二十一篇

文章，頗有檢拾遺珠的味道，蓋因在出版此書之前三年，全老師把他手
上的一批文章結集成書，題為《中國經濟史論叢》。書內收錄三十多篇
從唐宋至明清的研究文章，當中以清朝經濟着墨最深，超過全書的一半
，而有元一代，則少有論述，全書專論元朝經濟文章的，只有 「元代的
紙幣」一文。

上述先後印行的《中國經濟史論叢》和《中國經濟史研究》，可說
是全老師經濟史研究的總彙。此外，全老師仍有一本傳世之作，名為《
明清經濟史研究》。書內收集他於清華文史講座的講稿，計有六篇文章
，其中三篇分論中國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交通與貿易；另外三篇
則分論清代人口與農業、貨幣與物價及近代工業化。

研究成果廣惠學林
以上三套書籍，均有不同版本印行。本港與內地大型書店應該可以

買到。萬一找不着，各大圖書館肯定存有，尋索不難。至於論述全老師
對經濟史學上的偉大貢獻，可參閱王業鍵學長的 「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
研究上的重要貢獻」一文。王學長在台灣修業時曾追隨全老師，是老師
的得意門生，對經濟史研究用功殊深，惜於三年前辭世。

全老師雖於二十一世紀初以近九十高齡辭世，但他所存留的研究成
果，仍然廣惠學林，而深得薪傳的一眾學子，對經濟史學續有貢獻。

再次感謝全老師當年的冷冷一眼，促使筆者敬誠史學。
（新亞學者系列之三）

▲《中國經濟史論叢》收錄全老師的三
十多篇從唐宋至明清的文章

▲全漢昇

▲ 「新亞」 親自印行的《中國經
濟史研究》上中下三冊初版

▲ 「新亞」 自家印行的書樸實不
華，不講究封面設計

▲《中國經濟史研究》內全老師的自序

▲全老師《中國經濟史論叢》的目錄次頁

▲作者當年上全老師的課時，慣以白卡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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